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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绵秋雨过后，天还未放晴，我乘车
从邵阳市区出发，驶往美丽神秘的湘西。

车过洞口县城不远，就来到了雪峰
山脚下。道路顿时变得极其险峻，一边是
高耸入云的险峰，一边是陡峭的悬崖，山
谷中的河流终年不息。透过车窗，看见河
面上蒸腾着雾气。丝丝缕缕，缠缠绵绵，
依依不舍地似与河水告别，几缕升上去
了，又频频回首，萦萦绕绕几多柔情。

记得那年夏天去凤凰古城旅游，也
是在山脚下，因为塞车，我和同伴下到河
里游玩，虽说是炎炎夏日，清澈的河水却
让人感到了丝丝的凉爽，惬意无比。在水
中，我轻轻地掀开一块石头，就看见一只
黑魆魆的大螃蟹，一动也不动地蜷缩着，
似乎在做着一个悠远沉寂的美梦。只是
在我捉住它的时候，才睁开惺忪的睡眼，
并舞动着两只大钳子，试图反抗，然而已
经晚矣！不过最终在美丽的边城凤凰，在
清清的沱江边，我把它放生了。

巍巍雪峰山，横亘于湖南省境中部偏
西，是湘中通往黔滇要道上的第一座天然
屏障，南起于湘桂边境的80里大南山，尾
翼倾伏于800里烟波浩淼的洞庭湖，绵亘
300 余公里，横跨 80-120 公里，最高峰
1934米，自古就是天险！现在虽有雪峰山
隧道，但为了近距离感受雪峰山云雾之
美，便要司机从老路翻越雪峰天险。

小车开始爬山了，盘山公路非常狭
窄，全部是弯道。有当地的民谣为证：“雪

峰山，山连山，331道弯，331道关，关关都
是鬼门关。”

越往上走，雾也越来越浓了，一大团
一大团的云雾，奔腾着，翻滚着。我索性
打开了车窗，浓浓的、甜甜的雾，宛如让
人置身于稀释了的牛乳之中。这时，不见
远山，不见碧水，恰似飘在云中。雪峰的
浓雾，以它最亲密的方式，拥着你，吻着
你，吸一口，醉了心田，抓一把，又调皮地
溜走了。雾追着车，车牵着雾，在弯弯的
山道上嬉戏。此时闭目，任凭云雾的抚
弄，我的思绪在追寻着历史的烟云：

七十多年前，雪峰山会战共歼灭日
军四万余人，是抗日战争中国军队对日
军20多次会战中，唯一取得完胜的一次
战役。两个多月后，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
投降，中方的受降地就设在雪峰山西麓
的芷江！

“十月里来秋意绵，阿妹窗下绣藕
莲。哥是河中莲下藕，妹是河中藕上莲
……”是谁的山歌把山雾冲开了一道缝
儿？我从遐想中回到了现实。噢，随着流
动的轻纱，几个苗族村姑踏雾飘来，艳丽
的服饰，影影绰绰。发际上撒着珍珠，红
扑扑的脸蛋，像雪峰山上五月的红杜鹃。
歌儿甜得脆得与浓雾融在了一起，似乎
让人品尝到了一个刚剥出来滴着汁水的
雪峰蜜橘。

时近中午，车还在盘山公路上慢悠悠
地前行着，这时，久雨后的天空竟然露出

了笑脸，云雾也在悠悠地远逸。远处水面
腾起的雾气由原来的丝丝缕缕，演变成千
百朵白莲花，随风飘摇，娉娉婷婷，轻柔如
烟。偶有一丝阳光搭起金箭，就能映出一
道虹桥，顺着虹桥看去，湛蓝的天空，就像
刚刚洗出来的一块巨大的蓝宝石玻璃。

雾散了，心还浸在雾的甜蜜里，近处
的山，依然青翠，远处的山还是朦朦胧
胧。山谷里，人喧车鸣，一根根巨大的桥
墩，从河谷下面升上来，高得令人害怕。
一条漂亮的高速公路，从这个山洞里钻
出来，又拐进了另一个洞口，在深山峡谷
中，就像是古代的栈道。原来，这个令日
寇折戟的英雄战地，又在创造新的奇迹。
2003年11月，邵阳至怀化的高速公路开
工建设，雪峰山隧道理所当然成为整个
邵怀高速公路建设的控制工程，隧道全
长 6.95 公里，是当时我国通过审批的最
长公路隧道。经过建设者们艰苦卓绝的
奋斗，2006年8月19日，雪峰山隧道全线
贯通。2007年10月，邵怀高速正式通车。
原来车辆翻越雪峰天险需90分钟，而走
隧道，仅耗时5-6分钟。天堑变通途！

小车爬上了山顶，我和司机下车小
憩。在峰顶上俯瞰雪峰山脉，美丽无比，
也险峻无比！好在人之伟力，让这条山区
公路，从此成为历史的陈迹。

伟哉，巍巍雪峰山！
（佘德平，隆回人，在全国各级报刊

发表文学作品、新闻通讯数百篇）

雪 峰 云 雾
佘德平

静静地守卫古城邵阳，
矗立在资江边的城墙老爷
爷，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这老爷爷历经了若干战
争的腥风血雨。由于城墙老
爷爷的坚守，石达开三个月
攻而不破，以致留下千古浩
叹：“真是铁打的宝庆啊。”老
爷爷遭受过日寇铁蹄的踩
踏，没能躲过上世纪末的旧
城改造，但仍然留下近千米
城墙，如今是国家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它可是邵阳年
岁最大的古建筑物之一。

在资江两岸，老爷爷呵
护着樟树小哥哥和桂花小妹
妹，两兄妹伴随着老爷爷度
过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

清晨，当鱼肚白还未出
现的时候，老爷爷瞌睡少，早
早地醒来了。樟树哥哥和桂
花妹妹仍在赖床，老爷爷唤
醒两兄妹。人们陆陆续续进
入资江南路宽广的大道健
身，孩子们、大人们来到城墙
边上散步、跳舞。有的牵着淘
气的狗狗，有的搂着心爱的
猫咪。年轻的，来回跑上几
圈，大汗淋漓。年长的，迈着
悠闲步子，从东走到西，又从
西回到东。喜游泳的，直接冲
入资江，拖着个彩色的“跟屁
虫”，奋力击水，尽享戏水的
乐趣。还有那舞剑弄棍的、打
太极拳的……刚天亮，渡船
开了，菜农挑着各种时鲜蔬
菜，上得渡船，丢一块“银毫
子”，爬上岸来，来到北门口
码头，尚未进得丰庆门、临津
门，一担担蔬菜已被晨练的
人们买个精光。

早饭毕，那些退了休的
老大爷老大妈，三个一群，五
个一堆，依仗樟树哥哥、桂花
妹妹冠下的坐凳，有的玩扑
克双升级，有的打字牌“剥剥
皮”，有的对上楚河汉界，有
的杀几盘黑白子。

资江两岸，聚集有数支

歌唱队伍。在城墙老爷爷站
立的中段，有一支民间乐队，
队员们有六七十岁的老人，
也有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二
胡、长笛、小提琴、大提琴、洋
鼓、洋号，应有尽有。乐队成
员天天操练，跟专业乐团有
得一比，能合奏几十支曲子。
在树下坐上一下午，你将享
受一顿音乐美餐。特别是他
们奏的《洪湖水，浪打浪》，那
优美悦耳的音乐，莫讲绕梁
三日，至少在资江两岸久久
回荡……

与城墙老爷爷同框的这
一段资江，是最佳的龙船赛
场。每逢端阳佳节，资江河
里，鼓乐齐鸣，指挥的号子震
天价响，数支龙船一比高下。
看划龙船的人，人山人海，有
的站在自己屋里，有的站在
城墙脚下，把城墙老爷爷挤
得个连气都出不赢。

太阳公公落山了，天逐
渐黑了，彩灯亮了。资江两
岸，霓虹灯随时变着颜色，照
得整个资江就像一个隆重
的、多彩的舞台。吃过晚饭的
人们，一起奔向城墙爷爷处。
晚上的人更加众多，有的人
在跳广场舞，有的人在唱歌，
有的人在健身，还有的人在
演戏。你瞧，那跳舞的人群
中，多半是年过花甲的老奶
奶。可她们的舞姿却一点也
不笨拙，反而身轻如燕，让人
看了不禁拍手叫好，连连称
赞。城墙老爷爷和樟树、桂花
小兄妹也为他们鼓劲、喝彩。

人们除了健身娱乐，重
点是观看城墙老爷爷。每天不
见到老爷爷，好像缺失了什
么，一定要去走一走，看一看，
摸一摸，心里才踏实。看似不
忙的城墙老爷爷，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心里明镜似的，细
看了人间的酸甜和苦辣。

（夏晓山，武冈人，湖南
省作协会员）

城墙老爷爷
夏晓山

三十年了，无论岁月如何像流水般
进行冲刷，有一个人一直牢牢地占据着
我的心灵，这就是我的师傅——邵阳自
来水公司工人黄光前。

说来话长，1985年，武冈自来水公司
已经组建并向全市供水好几年了，由于
条件的限制，还从来没有对自来水进行
过水质处理，天晴供清水，天雨供浑水。
为了执行国家规定的饮用水水质标准，
让用户用上安全合格的自来水，公司领
导派我外出学习水处理技术。我深深地
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能不沉重？既没有任何领导介绍，也
没有任何熟人陪同，连电话也没有打一
个，凭着手里捏着的一张写着几行钢笔
字再加盖了一枚公章的介绍信，我来到
了一个人都不认识的自来水公司。按照
领导的安排，我成了黄师傅的徒弟。第一
次见面，我忐忑不安。俗话说：“三个公章
不如一个老乡。”而我和黄师傅素不相
识，万一他将我拒之门外，我将如何回去
交差？没有任何感情基础，他完全有理由
拒绝我。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黄师
傅二话没说就热情地接待了我，没有客
套，我也没有给他送一分钱的礼物，他每
天陪我促膝而坐，从制水的最基本的常
识讲起，对我进行辅导。所谓制水，就是
把水泵抽上来的水源水经过混凝、沉淀、
消毒后，处理成合格的饮用水的过程。这
是一个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复杂的技术，
加上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制水，什么加矾，
什么加氯，什么PH值，什么浑浊度，这些
制水中的简单程序，都从来没有听说过。
当时是枯水季节，源水清清，不需要加矾
沉淀，增加了我学习的难度，也增添了他
讲课的难度。一个简单的问题，他常常讲
解了半天，我却还是似懂非懂。可是黄师
傅却非常耐心，总是不厌其烦地讲，一

遍，两遍，直到我弄懂为止。后来，他拿出
几十年来总结出来的技术经验，让我一
个字一个地抄写。为了让我学以致用，他
还特意拿出休息时间，带我去公司所属
的洋溪桥水厂和城西水厂现场学习，对
着水厂的重力式无阀滤池，上上下下，一
点一滴地为我讲解。

就这样，除了上班，他整天为我忙碌
着。他家里有生病的父母亲需要他照看，
还有尚未安排工作的小孩需要操心，他
在我面前从来不说半句，也从来不影响
我的学习，短短的一个月，我学到了很多
知识。正当我学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单位
来电话催我回去，我不得不和黄师傅告
别。临分别时，他将他珍藏多年唯一的一
本技术书《制水工艺学》送给了我，并送
给我一句话：“以后有困难只管来找我。”

回来后，我按照师傅教给我的方法，
开始独立操作，不明白的，我就打电话向
他求教，他还是那样耐心地给我讲解，从
不厌烦。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
我基本上掌握了制水技术，我处理过的
水曾得到领导的赞扬。这还不算什么，给
我印象最深的是，1987年的一天傍晚，当
班制水工因操作出现意外，引起氯气外
泄而无法处理，丝丝往外冒的氯气一下
子就充满了整个制水车间，人无法靠近。
稍微接触过氯气的人都知道，一个人只
要吸入一点点氯气，就会十分难受，时间
稍长就会窒息死亡。制水车间离职工宿
舍只有二十来米远，宿舍外就是居民区。
氯气外泄，使职工和周边的居民生命安
全受到严重威胁。情况紧急，公司领导立

即打电话给主管领导，主管领导一听，急
了，马上向上面报告，要求立即通知周边
居民疏散。

这时，我想起黄师傅教给我的一个
绝招，急忙来到化验室，找当班化验员要
来一满脸盆氨水，对着正冒氯气的方向
猛力泼去，一股浓烟腾空而起，氨水中和
了氯气，氯气浓度得到暂时的稀释。趁着
这十分难得的空间，我迅速地关闭氯瓶
阀门，拆除漏氯的连接铜管，然后将氯瓶
推到了旁边的水池里，终于避免了一场
严重的事故。

我对黄师傅存在着深深的感激，每
隔一年半载，我总要利用出差的机会去
看看他。他也一直牵挂着我。有一次，我
带了女儿去看望黄师傅，师母竟然从柜
子里拿出一块衣料，说：“你妹子第一次
来，当师傅的不能空手，送给你妹子做件
衣服。”他俩硬是让我收下才放手。

他为我付出了心血，却没有得到应
有的回报，在整个学习期间，我仅花了十
来元钱，在街边一家小店请他吃过一次
便餐。后来，我像往常一样到他上班的制
水车间去看他，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了，一
打听，才知道他已因病去世了。我至今感
到深深的内疚。

薪火相传，每当有人说起我的制水
技术如何如何好的时候，我就把黄师傅
的故事一遍遍地讲给他们听，以让更多
的人了解他。我想用这种简单的方式永
久地纪念他。

（杨运焰，武冈人，湖南省作家协会
会员）

怀 念 恩 师
杨运焰

我的家乡在湘中一带，这
里人们特别喜欢种辣椒，也特
别喜欢吃辣椒。

我自己就是条“辣椒虫”，
可以说是嗜辣如命。在所有的
辣椒菜品中，我最喜欢吃的是
母亲做的烧辣椒，那又辣又香
又略微有点甜的味道，想起来
就会口水直流。

烧辣椒是家乡的特色菜。
记得小时候，每到秋季，母亲就
会做烧辣椒给我们吃。为什么
一定要秋天做呢？母亲说因为
夏天的辣椒没有秋天的辣，而
烧辣椒是越辣越出口味，越辣
越好吃的。做烧辣椒都是选用
青辣椒。只见母亲把刚刚摘下
来的新鲜青辣椒，用铁夹（火
钳）夹着放到煤火上烤，等一会
儿辣椒表皮就焦黑了，同时也
有一股呛人的辣椒味溢满屋
里。等青椒烤熟，撕去焦黑的椒
皮，放到一个大菜碗中，放入适
量的食盐，再用洗干净的菜刀

柄将辣椒捣碎，一道美味可口
的烧辣椒就大功告成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的
农村人不富裕，连吃油都很节
省，而烧辣椒是不需要放油的，
家乡人们每家每户都会做烧辣
椒这道菜。我对辣椒的喜爱，大
概就源于那时吧。那时，每次吃
母亲做的烧辣椒，我就会多吃
一碗饭。母亲也知道我们十分
爱吃烧辣椒，所以经常做烧辣
椒给我们吃。

我长大后远离了家乡，到
外地谋生。每每在饭店吃到一
种“擂辣椒”，就会想起家乡的
烧辣椒，这擂辣椒做法与烧辣
椒相似，但没有家乡的烧辣椒
那么辣，更没有家乡的烧辣椒
那么好吃，实在让人惆怅。如
今，我慈祥的母亲早已去了天
堂，我再也没有机会吃到母亲
做的烧辣椒了。烧辣椒的美味
只留在我的记忆里，只留在我
的乡愁里。（袁胜利，新邵人）

烧 辣 椒
袁胜利

◆六岭杂谈

◆故土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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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回眸

◆漫游湘西南


